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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赞
高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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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驻守海防边疆，

却守护着神州的万家辉煌
你手中没有钢枪
却保卫着人民的幸福安康
部队都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唯有你，枕戈待旦，时刻准备披挂上场
烈焰翻滚，勇往直闯，你就是那浴火的凤凰
灾难降临，你第一个到达现场，橘红色的身影就

是生的希望
在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今天
是你，挺起了军人的脊梁
是你，维护了公安的形象
忠诚可靠，服务人民，竭诚奉献，是党和人民对

你的褒扬
你，就是百姓身边的公安消防！

南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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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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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午后， 城市似乎正在发着高
烧。 几乎所有空调机全部启动了，马达
声清晰可闻，冷凝水像淋醋一样，滴滴
答答掉个不停。 花坛、草坪里的小虫不
鸣不叫，花草叶子蜷缩，像懒洋洋的病
人。 大街跑的车辆少，司机不愿高温出
车。 路上的行人也少，人们不愿高温下
受日光的暴晒。

我在街上树荫下行走，依然是灼浪
袭人，那种类似桑拿的烘烤感，让汗水
湿漉漉地顺脊背流淌下来，薄薄的衣裳
立刻像胶皮糖似的黏在身上。 忽然，迎
面吹来一股凉爽的风，浑身上下顿觉轻
松，好舒服呀。

这风是从哪里来的？我生活的这座
城市，正在快速长大，路网扩张，鳞次栉
比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高耸入云，密
密麻麻。 这些优雅的现代化建筑物，阻
碍了气流通行，温柔的风儿，已经无法
抵达城市的彼岸。

人类把大量埋藏在地下的石油、矿
产等资源挖出来， 丰富和便利了生活，

却破坏了地下原有的结构，石化产品通
过汽车、火车、机械设备等挥发出来，长
期在城市的空气中聚集，与大气水汽凝
结沉降，弥漫天空，也阻碍了风的自由
行动。

除非那些风像霸气的强盗，能量巨
大，夹裹闪电和雷鸣，飞沙走石，狂妄地
扳断一根根树枝，把那些树折腾得披头
散发，甚至会恶作剧地摇晃门窗、捶打
玻璃，把那些树叶、塑料袋、纸片、尘埃
漫天扬起。

风越吹越猛，它们如此毫无顾忌地
在这座城市里游荡，在车水马龙的繁华
街道，新建的各种小区、工厂、商场，那
些衣着光鲜、 时尚摩登的红男绿女，步

履匆匆，神态冷漠地对弥漫的风尘不屑
一顾，他们只会透过墨镜看时间，然后
登上不同的交通工具绝尘而去。

马路边、桥头上，干杂活的民工瑟
缩在这样的风里， 等待被城市人领走。

他们大多从事城里人不愿干也不会干
的“职业”：封阳台，修补漏屋顶，泥瓦
工，包括清洗抽油烟机，他们蹲在马路
街头，等待主顾上门，目光焦灼而落寞，

风却三番五次掠走他们街边揽活的纸
招牌，他们一边咒骂，一边追捡回来。好
在这些风不是很多，它们也只是偶尔从
城里路过，并不盘桓，半天或一夜的工
夫，它们便走了。 况且这些风不完全是
破坏者，它们能够带走汽车乌烟瘴气的

尾气，难闻的气味儿，吹散雾霾，送来缕
缕田野的清香。

城市里也有风，很显然，这些风是
鼓风机、电吹风、电风扇、空调制造出来
的， 这些人工的风， 混杂城市工厂、机
器、烟囱浑浊的气息，即是加进空气清
新剂， 也还会让人出现头晕目眩的感
觉。

又有一股风吹来， 这下我看清楚
了，风是从小树林里钻出来的。 植物
是最好的隔热吸热除尘材料， 从小
树林边走过， 清爽的气息扑面而来。

原来好风藏在树林里，忽而大，忽而小，

吹在人的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和
惬意。

河公园
金亦兵

公园人群以歌分，歌唱祖国颂党恩。

挥扇舞腿善长袖，曲和调谐无老轻。

儿童笑声游戏车，情侣相拥步林荫。

球馆球飞汗如雨，林中偶出棋牌声。

南湖头条 马科平

往事如烟 钱云飞

我与《信阳县报》的一段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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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县报》创刊于
1956

年，是中
共信阳县委机关报，四开隔日版，开始
是新闻纸印刷的， 后来多是用粗糙
黄褐色纸张印成的， 其报头字为行
草书体。

县委大院大概就在如今的信阳市
财政局附近，前后三进，东西厢房，但门
楼矮小朝南，东边是县政府门楼。 县广
播站和信阳县报社在一起，就设在县委
院内。 后报社迁到鲍氏街小巷东面，与
县工会、邮电、县科协、农林局紧挨。 报
社编辑人手很少，总编辑由副书记陈连
�兼，第一任副主编柳万镒，第二任副
总编叶雨顺。 编辑傅行远高个白晰，张
敦俊梧敦人个很精灵， 还有何仁轩、方
秉政，记者郑冶年轻漂亮。 各公社配有
常为县报写稿的骨干通讯员。

1958

年，我才十八九岁，虽只读过
小学，但自幼习文，勤奋好学。在工作的
两三年中，不停在写。工作在县农林局、

商业局执念来回调动，还经常被抽调到
县委工作组下乡， 到平昌公社驻黄寨、

刘集、蒿林等大队。那时候，工作队员真
正与农民一块下地干活，我还上水车顶
班车水抗旱。于是我在黄寨村就写了第
一篇消息稿《小连长率兵抗旱》，登在了
《信阳县报》

1959

年
7

月
29

日
3

版上。

头一炮打响了， 这也是我的新闻处女
作，那时候虽稿费仅

0.4

元钱，但可以
在县政府食堂买到四碗蒸鸡蛋糕，还是
用香油拌的，很实惠。那时候，我的月工
资也不过

30

余元。所以，我有了写稿的

积极性。 随后，我又被抽调县委多种经
营办公室。这期间，我写了《县委召开多
种经营紧急会议》，刊发在

1959

年
9

月
的《信阳县报》二版头条。 全文虽仅

600

多字， 可在当时的确产生了很好的影
响。

由于常往来于县报社、县广播站送
稿， 经常聆听到各位编辑老师的指导，

我的写作水平也日渐长进。 之前，我的
署名为钱世和，

1964

年前后，对外各地
报刊发稿多用云飞、 怀乡、 六正等，在
《信阳县报》起点的基础上，我写稿就有
点一发而不可收的意思。

1960

年
2

月
26

日，《信阳县报》二

版刊登了陈家民、李建民、我三人署名
的文稿《黄庄大队早动手根治‘黄锈
病’》，副题是《消灭病虫害、确保小麦丰
收》。陈家民系平昌公社党委副书记，李
建民系公社农技站植保员，我是县委工
作组成员。

1960

年
3

月，又在《信阳县
报》发表了平昌公社朱庄、双喜大队油
菜管理和鸡公山老门大搞积肥等

10

多
篇稿子。

1960

年
6

月
1

日， 信阳县与信阳
市（县级市）合并为信阳市（县级），县报
改为《信阳市报》，其报头字为信阳大书
法家石翰辉先生所书。 不久，由于各种
原因，《信阳市报》也就停刊了。

江湖再无“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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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没有什么
运动天赋的人，刚出生
就贫血，又瘦又小。 据
爹描述，刚学走路那会
儿，给我丢过来一个皮
球，我就会非常紧张地
后退几个小碎步，再抡
起右脚，奋起一脚抡空
了！但我还是能从这件
糗事中看出积极的方面的， 毕竟我没有选择用手去
抱球，这也许是我和足球最早的缘分吧。

初中之后踢球渐渐多了， 那时球场上的对手基
本是低一年级的同学，因此胜率很高，赢球的感觉非
常美妙，让人上瘾。

1998

年中考，恰逢法兰西之夏世
界杯， 那是一届无比成功的世界杯， 除了那首里
奇·马丁的《生命之杯》，还留下了多场经典的比赛，

而其中的英阿之战最终把我引上足球这条“不归
路”：意气风发的欧文、英雄气短的贝克汉姆。 好吧，

我承认我有些悲剧情节， 我更喜欢那场比赛中最为
悲催的小贝以及他落寞的背影。 谁又曾会想到世界
杯后千夫所指的小贝在

1998-1999

赛季的英超中
会以最为戏剧化的方式勇夺三冠王， 瞬间从罪人成
为英雄？这就是足球，让人痴狂！也许是爱屋及乌，喜
欢小贝，喜欢曼联，喜欢英格兰国家队，喜欢英超，而
非那些技术更为出色的巴西、阿根廷、包括现在的荷
兰……经常会被人诟病这种热爱倾向非常女性化，

我的解释是———英国球员的确有些技不如人， 但是
他们却是最不缺乏雄性激素的球员。 我也更看重他
们在球场上热血的意志：你有你华丽的过人动作，我
有我奋不顾身的飞铲和力道十足的爆射， 吃牌算什
么，我就是要让对手胆寒。

我坚信， 如果说每个男人心中都住着一个男孩
儿，那么只要我心中的男孩儿还热爱着足球，我就永
远年轻！踏上这片草地，我就能卸下所有的压力和烦
恼，眼里就只有这黑白分明的足球。 感谢足球，为我
解忧，给我健康，伴我成长！ 感谢那些和我一起在球
场挥汗、在电视机前侃球的兄弟，无论你们在地球的
哪个角落！

诗品时空


